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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二百五十七页，法轮功创始人原话是“医院能不能治病呢？当然能。医院治不了病，人们怎么会相信哪，怎么都上医院去治病呢。” 而在中共电视上被剪辑成了“医院能不能治病呢？医院治不了病”。


中共素有造假传统，需要斗地主，就写出了万恶黄世仁，据调查，杨白劳是因赌债自杀，黄世仁还收留了他的孤儿。刘文彩是假的，收租院和水牢根本不存在；高玉宝写的周扒皮是假的，周家后人探查出，高从未给周家打工，半夜鸡叫不合逻辑，天黑铲地，会误把苗铲了。但这些造假，一方面对当事人及后人造成名誉伤害和现实迫害；一方面误导了几代人对地主阶层的偏见与仇恨情结。静心想一下，也许您对法轮功的误解也是从中共的仇恨宣传中来。◇





【明慧网】今年八月，新唐人电视台第五届“全世界中国舞舞蹈大赛”亚太赛区初赛在香港举行，中共组织“香港青年关爱协会”的成员， 在会场前滋事侵扰，多次进行暴力冲击，试图阻止大赛进行。同样是这个“青年关爱协会”，自今年六月起，屡次暴力骚扰香港境内多处法轮功真相点的活动，大量插挂影射诬蔑法轮功的横幅，制造了一系列恶性事件。“青年关爱协会”的一系列举动，俨然如文革再现，让香港市民目睹了中共斗争手法的低劣和洗脑结果的恐怖。


据透露，“香港青年关爱协会”操纵的是一批大陆或香港的黑社会成员、牢头狱霸，以及不少看似做暑期工的中学生，据说一天工钱三百港元。有市民询问他们为何要帮着中共做这些事时，他们表现惊异，不敢面对镜头。而一名该组织雇员透露，协会最初要求他采用的手段是找当地黑社会跟踪、殴打法轮功学员来逼迫学员放弃讲真相。


中共将黑手伸进香港、挑战香港的自由和法治，哪里谈得上一丝关爱的情怀？明明是黑社会的手法，却恬不知耻地打着“关爱”的旗号。见证的港人都说，它名义叫“关爱”，其实是打压一些善良的民众，侵犯公民的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所谓的“关爱协会”绝对不关爱。更甚的是，名义上是关爱青年， 或者教育青年懂得关爱，实质上却是将暴力仇恨灌输给他们，再用金钱利益唆使他们从事违法犯罪的勾当。事实上，翻查“中国关爱协会“的案底就会发现，它在中共对青少年的洗脑迫害中，起着至关重要的邪恶作用。


“中国关爱协会”实际上就是“中国反邪教协会”（中共才是真正的邪教。该组织根据不同需要在不同场合选择使用这两块牌子），是专门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洗脑、精神迫害的一个中共组织机构。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初，这个“邪会”发起“百万签名”运动 （一星期后发生的由中共导演的“天安门自焚”伪案，“正好”为这项运动提供最需要的借口），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群众性政治运动。为配合“邪会”把“百万签 名”运动在青少年中展开，中共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发出通告，发起了“校园拒绝×教”活动，由北京迅速蔓延至全国。如仅二零零一年二月十二日这一天，广东省 各级各类学校就有八百多万少先队员、四百万中学生和三十万大学生参加了宣誓、签名、报告会、座谈会、主题团日、主题班会、主题队日等活动。许多学校学生的 “邪会”也相继成立。


为了给“校园拒绝×教”提供所谓的理论依据，“邪会”主持合编了《校园拒绝×教》一书，并大量印制散发，有的地方甚至 人手一册。“邪会”还组织编写了诬蔑法轮功的全国通用小学教材《九年义务教育小学实验教科书-生命教育》。备受高层关注的胜利油田“邪会”在系统内逼迫学生及教师撰写诬陷法轮功的论文，集结成颠倒黑白的《阳光蓓蕾》一书，成为全国出版的第一本学生反×教的文集。二零零四年，此书被“中国关爱协会”带到国际上传播。


“邪会”将谎言以“关爱”的名义带入校园，欺骗学生，没有防备能力的学生也真的中了它的邪毒。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十七日，《燕赵晚报》受当局指令刊登了一篇署名“邯郸职中王楠”的诋毁法轮功的文章《雨下飘零的落叶》，经查实纯属编造的谎言。稿件来源是由河北省“六一零”主办、“邪会”协办的“反×教征文获奖作品”，是勒令“每个学生必写作文”的硬性征集的结果。事实证明，这种强行摊派的做法不止在毒害孩子们单纯、幼稚的心灵，还将 他们沦为迫害的帮凶。


“中国关爱协会”或曰“邪会”的主要发起人和负责人及法人，是中国科技馆馆长王渝生，他是一个特别推崇使用剥夺睡眠的 酷刑手段来折磨法轮功学员的冷血杀手，声称反法轮功要“主动出击”，要让世界知道“中国人民是多么痛恨它”。二零零一年，王渝生将“百万签名”的百米长卷交给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以欺骗国际社会，还连续多年到国际上做诬蔑报告，公然向全世界输出仇恨。另一位发起人武汉电视台台长赵致真，专门制作了一部污蔑法轮功及其创始人的录像片，成为开始迫害法轮功时CCTV的主要材料。还有一位主要发起人，是挑起“中南海事件”的科痞何祚庥，早已是臭名昭著。 这三个人都是被“追查国际”立案追查的人权罪犯。


“关爱协会”的会员中有一大批是有科技身份的党政高级官员，他们则直接参与和推动了对青少年洗脑和青少年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如身为“武汉关爱协会”会员的武汉各高校校长，在学校内广泛推行“校园拒绝×教”和“无×教校园”等活动。对于招录的研究生要求他们填写“拒绝×教”的政治自申材料，否则不得录取。对不放弃修炼法轮功的学生，予以开除、监禁、停课停学、不准升学、不让毕业，强行送到洗脑班、劳教所和精神病院，甚至迫害致死。明慧网上有大量案例可以见证他们的罪行。


全国各“关爱协会”的发起人和会员，几乎都是类似上面这些顶着“院士”、“教授”等头衔，却没有任何拿得出手的学术成果的滥竽充数之辈。他们或者从心理学、医学等角度进行研究，为洗脑提供理论依据和具体方法，或者直接参与迫害。这些因党性丧失了灵魂、道德和人性的中共走卒，怎么懂得对生命的关爱啊？由这些沽名钓誉的乌合之众组建的“邪会”，又怎么能够不成为脏污人灵魂的罪恶的渊薮！


中共今年六月八日刚刚在香港注册成立“香港青年关爱协会”，两天后即六月十日起便将“邪会”在大陆举办的各类诽谤诬蔑法轮功的横幅、展板搬到香港毒害民众，之后就开始了一系列的暴力骚扰，可见中共是做足了准备将一套邪恶的洗脑机制搬运到香港的。中共的洗脑术是全方位和系统的，中共在香港推行的“国民教育”，也是严密洗脑运动中的一环。中共认为“教育从要娃娃抓起”，言外之意，洗脑灌输要从一张白纸开始，才能彻底，才能易于操控。中共从始至今都没有试图放弃对青少年的毒害。


香港民众应该象抵制“国民教育”那样抵制“香港青年关爱协会”，以维护下一代的身心健康和自由生长环境，维护香港赖以生存的核心价值。不要再让中共黑手行恶，不要再让“东方明珠”蒙羞，相信香港民众一定能做到这一点。相信在大陆，不久也会掀起全民反迫害的浪潮。那些卖命给中共的党徒们，如果不想结局太惨，不该赶紧为自己的未来做个抉择吗？


























【明慧网】在中国大陆为法轮功学员辩护的著名人权律师郭国汀表示，百分之百的法轮功案件，都是按照中共的意志乱判的；越来越多的律师为法轮功学员辩护，这反映了维护正义的历史潮流。


以下根据北京律师江天勇、黎雄兵、唐吉田接受海外媒体采访的内容整理：


◆ 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利用×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指控罪，不能成立。“无神论”者控制的政权，有可能认为所有“有神论”信仰都是邪教，但孰正、孰邪，不是由一个政权认定的。


“法轮功案件”属于信仰自由范畴，思想(信仰)不构成犯罪。


宪法规定了公民的信仰自由，对法轮功学员指控的罪名是违反宪法的。把法轮功歪曲为×教去打击，是很荒唐可笑的。


◆ 法轮功学员有信仰和传播信仰的自由。他们散发资料不构成犯罪。他们做讲真话的好人没有危害其他人，没有利用什么组织，也没有破坏任何法律、行政法规的实施。


◆ 对法轮功学员的所谓“审判”过程，都是幕后的“六一零”的操控。专职迫害法轮功的“六一零”办公室，既不是什么立法、司法机关，也不是什么行政机关，是个凌驾于法律之上的非法组织。


◆ 打压法轮功，耗费了纳税人的巨额财富，使众多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天怒人怨、人人自危，很多人不敢面对真相，不敢面对发生在我们周围的暴行和苦难。结束对法轮功的迫害，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程度。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就不可能得到解决。◇

















三退方法：真名、化名有效 退党电话：001-702-873-1734  退党传真：001-702-248-0599退党电邮：tuidang@epochtim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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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三日】现在极少有人说自己代表共产党了，为什么？因为中共的名声确实太坏，代表它干什么？包括那些高官他也不敢把“代表中共”时不时地挂在嘴上，因为谁越高调，老百姓越认为谁腐败，保不准被哪个网友上网搜索一下，很可能因为自己的高调而翻船。至于一些普通的党徒，他除了替中共背黑锅挣些骂名之外，能捞到什么好处？能捞到好处的还不都是靠中共的庇护？这样的人他敢明目张胆地说自己代表党吗？那不同样是把自己的老底曝光出来了吗？所以极少有人说自己代表共产党了。


当然，在一些特殊的场合，还是有一些人在信誓旦旦地说自己代表共产党呢。我们举几个实例，看看代表共产党的都是些什么人？


山东省蒙阴县坦埠镇阚家庄村法轮功学员张献贵是位七十多岁的老人。二零零一年一月十六日坦埠镇“610”的公丕春带领一帮打手把老人绑架到镇政府。在那里，在公丕春指示下，打人凶手张明垒，强行叫张献贵坐在地板上，把腿伸直，他穿着牛皮鞋站在张献贵的腿上使劲踏。又叫张献贵手扳脚尖，他用左右脚凶狠的连续踢张献贵的脸。他踢累了，站起来抓住张献贵的头发，连续地问痛不痛，猖狂地叫嚣：“你只要知道痛那就好办。我代表共产党揍你，揍死你白死。”然后又开始踢。这个暴徒凶残的踢张献贵老人的脸长达四十分钟。


二零零零年七月九日，山东省诸城市石桥子镇大店子村法轮功学员杨廷禄，正在集市上，被石桥子镇委副书记王洪法带领四辆车二十多人绑架到大店子村委院里。王洪法拿出一张印好的保证书让杨廷禄签字。杨廷禄拒签，立即遭到拳打脚踢。王洪法说：“我代表共产党，代表政府，叫你来个家破人亡，不签字就拿五千元钱。”杨廷禄说没钱拿，王洪法就派人到他家私自撞开门把拖拉机、摩托车、电视机等弄到村委。然后叫杨廷禄家人拿五千元去赎，否则就把人带走。


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三日，是原大庆石油管理局安装工程公司运输大队司机曹景栋在绥化劳教所非法劳教期满的日子。可是到期了，安装公司保卫科长朱遵仁和大庆石油公司六一零头目刘希平却又将他劫持到伊春洗脑班。曹景栋的母亲原本和他相依为命，好不容易盼到儿子冤狱期满，却连面儿都没见着就又被劫持，还不知道又要遭受怎样的迫害。二零一二年九月六日下午二时许，老人让女儿带她找朱遵仁要儿子，朱遵仁暴跳如雷，对着她女儿大喊：“你是不是炼法轮功的？要人？冲我要人？你哥炼法轮功，法轮功是×教，我就代表共产党，我就有权抓捕！几次都是我送的，你要炼，我照样有权抓你送你……就是我抓的，愿上哪告上哪告！”


四川资中楠木寺劳教所恶警想出各种刑罚逼大法学员放弃信仰。队长张小芳常说：“老子代表警察！代表国家！代表共产党！谁敢反对老子就是反对警察！反对国家！反对共产党！”一名攀枝花市法轮功学员谢文英大声说：“你代表不了。”话刚出口，就遭张小芳拳打脚踢。然后又揪住谢文英的头发拖入澡堂，被一群暴徒们群殴。


贵阳黎阳460厂法轮功学员刘述康被非法关押在四监区四楼，由犯人邓乐江看守。邓乐江不让刘述康上厕所，或是他高兴的时候才带刘述康去，并常常对他破口大骂。二零零六年过年的时候，邓乐江把监狱发给他的水果吃完，又抢刘述康的苹果吃，还大骂刘述康，口口声声称：“我是共产党叫来对你们法轮功进行监控的，我就代表共产党。你们必须听我的，你们必须对我好。”他还逼刘述康给他买烟买东西。


上述几个例子已经足以说明问题了，代表共产党对法轮功实施迫害的都是一些品德败坏的恶徒。无论他们是中共的党委书记、警察、还是什么部门的头头，甚至包括被狱警利用的犯人，这些人代表共产党时所进行的酷刑、勒索、恐吓，都是在中共邪恶政策的指导下所进行的。这些人的邪恶与中共的本性完全相通。在这一点上，他们确实代表了共产党。


为什么有些恶人在做其它的坏事时很少说自己是代表共产党，而恰恰是在迫害法轮功学员时却口无遮拦地说自己代表共产党呢？这就是中共邪恶的政策所致。做其它坏事，例如强制拆迁、截访、勒索下岗职工、殴打商贩，还多少留点余地，担心人家控告或采用其它报复手段，可是迫害法轮功，中共给的政策毫无底线：“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只要是迫害法轮功的，导致的后果再严重，中共都会帮着收场。有邪党给撑腰，也就难怪这些人敢直言不讳地代表共产党了。


从历史上看，能代表中共的并不在于其职位的高低，例如中共曾经的总书记赵紫阳，在六四学潮时，因拒绝对学生进行镇压，就遭到了代表中共邪恶立场者的打压。当然，中共党魁在这个位置上很容易做出代表中共毒害中国人的罪行，例如，中共的前任党魁江泽民，对只为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进行了惨绝人寰的迫害。江泽民曾口出狂言：“我就不信共产党战胜不了法轮功”。他已经不是代表共产党了，而是利用中共邪恶的体制，驱使他能够驱使的所有党徒，对法轮功展开空前绝后的杀戮与酷刑。


还有一些邪恶之徒并没有明确自己是在代表共产党行恶，可是他们的所作所为确确实实是共产党的做派。例如薄熙来，他的“唱红”打的就是共产党的旗号，可是他对法轮功的迫害却是无所不用其极的，其在大连


任市长时，就曾邪恶地对手下下令：“对法轮功给我往死里狠狠地整。”


其实在今天的中国，人们越来越看清了这样一个事实：真正代表共产党的肯定是一个十足的恶人；而能够无所顾忌地执行中共的邪恶政策行恶的，无论他说没说出来，他代表的就是共产邪党。








【明慧网】黑龙江某医院的一位年轻护士长和她的丈夫、孩子一家三口人都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她亲眼见证很多亲人们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的真实情况。特别是2004年，揭露共产党邪恶本质的《九评共产党》一书问世以来，这一家三口人立即表示退出中共邪恶党、团、队组织。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发生在护士长身边的真实故事吧。


一、护士长抵制唱害人的“红歌” 


2011年10月初，邪党逼迫老百姓唱“红歌”（歌颂共产邪党的歌曲），下令如果哪个单位不参加，就要怎么怎么样。护士长知道谁去唱，就是害谁，不但自己不去，也不让身边同事受害，因此跟科主任商量：“咱科工作太忙，岁数大的唱不动，年轻人都走了，工作谁干呀？咱们面对的可都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啊！”最后这个科谁也没参加，也没受到任何批评。 


护士长心里明白，虽然自己不学法轮功，但知道法轮功教人做好人，《转法轮》书里句句是真机。她诚实做人，善待科室里的每一位同事，大家都很尊敬她。同事们说：“护士长人好，我们要是不好好工作都觉的对不起她！”


二、为入邪党的人难过 


护士长的丈夫多年来一直用法轮功学员给的自由门翻墙软件浏览动态网。他不但自己看，还把软件传递给周围的同事。大家一致认为翻墙才能看到在国内网站看不到的真实消息。 


一次，单位组织青年人入党，让护士长的丈夫发言，他就当着众人的面大声对准备向着血旗发毒誓的年轻人说：“唉，我真替你们难过，这年头谁还入党啊！”











【明慧网】黑龙江鹤北林业局贮木场六十二岁的职工宋桂萍女士，修炼法轮功后身体获得健康。因为按“真、善、忍”做好人，她和丈夫乔振彬多次被中共不法人员绑架，前不久被劫持到伊春洗脑班迫害。下面是她的经历：


百病缠身苦海无岸　喜得大法身心健康


宋桂萍从小就有肺结核，十三岁开始咳血，十九岁病情加重，开始大咳血。长年吃治肺结核的药，刺激身体，吃药产生的副作用导致肾、胃、肝、心脏都有病，打青、链霉素时，一打针都哆嗦，肺结核不但没治愈，反而更严重，肺叶上有的地方空洞，有的地方有大水泡。另外，她还患肺气肿，支气管扩张等病，做饭弯不下腰，一弯腰五脏像被一堆草扎着似的疼，啥活也干不了，一住院或疗养就是大半年，无法上班，开60%工资，家里经济收入减少，日子过得很苦。


宋桂萍一年四季被病魔折磨着，在人生的苦海中挣扎着，身体累、心更累。有一年女儿大约七、八岁、儿子五、六岁，宋桂萍回到家，很长时间没看到妈妈，儿子亲热地扑上来，她看见儿子棉袄扣系得紧紧的，就随手把儿子棉袄领口的扣解开，只见五、六个虱子在领口处爬，让儿子脱下棉袄，里面全是虱子，虱子产的卵（虮子）白花花，一溜一溜的，她心一酸，想：我可不能死，为了两个孩子，也要坚强的活下去。


为了活命，她各种气功都学，订了四、五种气功刊物，还去北京、秦皇岛学气功，花钱无数，也不见好转，中医、西医也治不好她的病，每天靠药物维持。去佳木斯治病，一背就背回一个月的药，一把一把的吃药，越吃抗药性越强，病也越重，百病缠身，苦海无涯，那种日子，那种煎熬日日夜夜折磨着她。


一九九七年的一天，一个看似偶然的机会，宋桂萍遇到了法轮大法大法。得法后她天天炼功，第一次打坐盘腿半个小时，肚子里有东西动，象孕妇怀了7月孩子在里面动一样。法轮给她调整身体，她的病一天比一天轻，以前上一层楼歇两歇，还心跳憋的脸红。在得法修炼后，上楼梯身轻如燕，骑自行车觉的象有人在后面推一样轻松，走路，上楼都不累。她身心愉快，全家都高兴，丈夫亲眼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也开始修炼了。


修炼前，她百病缠身，心情不好，还爱生气，三天两头发火，和吵闹、打架，两人对骂，她骂丈夫，丈夫忍不住就动手打她，两个人都打到法院闹离婚了。修炼法轮功后，遇到矛盾向内找，找自己的不足，夫妻和和睦了，全家人其乐融融。


坚持修炼　夫妻多次遭绑架


一九九九年江泽民开动整个国家的机器，疯狂迫害法轮功，这场迫害比文化大革命残酷，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灾难与危害比文化大革命更严重。


古人说：诚实、守信、宽容、善良、勤劳、懂得感恩，是做人应具有的美德。当教人向善的高德大法——法轮功蒙受千古奇冤时，出于善良人的本性，宋桂萍去北京反映民意，为法轮功说一句公道话，这是一种义举，也是国家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可是在江泽民实施暴政的迫害下，不许百姓说真话。新年前两天，宋桂萍、任秀芹、吴玉清、贾秋梅（被迫害致死）几名法轮功学员去北京却被天安门派出所恶警绑架，被当地派出所劫持回鹤北，一路戴手铐。恶警对她们进行体罚，逼她们撅着，象文革时斗老干部一样。鹤北没有去北京的法轮功学员，有十几个人也被绑架到看守所。两天后， 宋桂萍和任秀芹被非法关进没暖气的屋子冻了二十多天，在冷屋子里一说话嘴里呵出白气都能看见。


鹤北公安局副局长恶警卜英杰逼宋桂萍等撅两个小时，期间两手触地四十分钟，卜英杰在旁边看手表数时间，他还恶狠狠地对宋桂萍说：“大宋，我今天把你骨头渣子……”这一次宋桂萍被迫害三个月才回到家里。


二零零一年元旦前夕，宋桂萍和丈夫乔振彬双双被绑架到看守所，乔振彬在鹤北法院开车，被单位开除工作迫害。鹤北610恶人陈洪彬等泯灭良知迫害善良人，宋桂萍和贾秋梅、贾永梅姐妹俩被铐在暖气管子上站了六天六夜，手铐铐在走廊气管上面，脚铐在下面回水管上，她们绝食四天抗议。又被体罚二十多天，之后逼开飞机，变着招折磨，身体九十度弯曲，两条胳膊在背后往上抻，普通人五分钟就大汗淋漓，腿酸头晕，痛苦得生不如死。


公安局恶警曹刚不管老少，都拿木棍打，边打人边乐，沦丧了职业道德。他还利用拘留所里一名犯人打骂法轮功学员。不久，曹刚行恶祸及家人，妻子在家被人一刀杀死。


宋桂萍在看守所被戴手铐、脚镣迫害，手铐摘下后戴脚镣迫害六十五天，被迫害得骨瘦如柴，咳血半个月。四月份被劫持到劳教所，拒收，看守所所长耿成涛造假，贿赂劳教所大夫。看守所警察高宝子（外号）回来说：“人家不要，老耿走后门给大夫送一百五十元才收。”


二零零七年一月，宋桂萍再次被迫绑架到看守所二十多天，又被迫害的吐血，每天两顿饭喝稀汤，汤里没有一滴油，只飘三、五个菜叶，这次参与迫害的610李某，当时大约四十多岁，细高个，长脸。


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宋桂萍和丈夫被鹤北610头目王志海及公安局七、八个人绑架，抢走电脑、二百元现金及私人物品。在鹤北看守所被迫害八天，又被劫持到鹤岗第二看守所迫害二十二天，从早八点码坐到十一点，下午一点码坐到四点。另外还被狱警马某（女）威胁，她曾是狱医，勒索过法轮功学员。


宋桂萍后来被劫持到伊春洗脑班迫害，逼写“三书，家人担保才放回家。伊春洗脑班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杜桂杰，是鹤岗医院护士，伊春洗脑班大头目叫顾松海，据说是省里派下来专干坏事的。


参与迫害者遭恶报


法轮功学员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但迫害好人天理不容，几年来鹤北地区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人恶警先后遭到报应，自食苦果。他们迫害好人，最终也害了自己。鹤北公安局副局长卜英杰的父亲死后出灵时灵车突然翻了，当地老百姓说：“这是他没干好事招来的”。鹤北看守所所长耿成涛贪钱私放死刑犯被判七年，鹤北公安局的陈永泉参与重大赌博，判三年缓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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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海外电子信箱给freeget.ip@gmail.com发电子邮件，10分钟内会拿到几个IP地址。突破网络封锁，访问明慧网 www.minghui.org了解更多真相！














【明慧网】“1400死亡案例”是指1999年7月，中共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狂潮，媒体一面倒地散布弥天大谎，中共妄图利用所谓“1400例”将法轮功妖魔化，并在民众中制造对法轮功的仇恨。 


先不说这“1400例”怎么经不起推敲。我们就按照中共的说法，假定这1400例是真的，假定当时全国炼法轮功的人数只有中共迫害开始时所说的二百万人（实际上，1998年官方调查全国约有七千万人炼法轮功）。法轮功1992年传出，到1999年这七年来平均一年死亡两百人，也就是说炼法轮功的年平均死亡率只有万分之一。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6》，在1990年到1996年这七年中，全国人口正常的年平均死亡率为万分之六十六，大大高于所谓的炼法轮功死亡的年平均死亡率。根据当时国内医药学专业期刊提供的数字，住院病人中因药物不良反应而死亡的死亡率至少是万分之二十四，也远远高于法轮功修炼者万分之一的年平均死亡率。中共费尽心思搞出来的“1400例”，恰恰证明了法轮功在祛病健身方面的神奇功效！◇ 























